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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小太陽》 

停電五十小時 

導讀 

「停電五十小時」讓人有懷舊的故事畫面，現在的孩子可能很少

體會沒電的痛苦，不過可以想像，也請孩子關掉電視，少玩線上遊戲，

多多閱讀，家裡可以去製造停電的氣氛，把家人相聚聊天的時光找回

來，沒有聲光的刺激，就只是簡單的幸福。 

全文 

那天因為艾爾西颱風扯斷電線，這個城裏許多地方都停電。住在都市裏的現

代人，都知道停電有一種美趣。燭光代替了俗氣的電燈。一家人在燭光下，因為

它的照明圈有限，所以更容易緊緊挨在一起，格外親熱。一個人有事要離開燭光

的照明半徑，一家人就用送行的眼光目送他走入黑暗中。聽到腳步聲響，大家都

忍不住擡頭睜眼，在黑暗中搜索。忽然眼前一亮，一張親人的臉，迎著燭光，又

回來了，大家讓出位置，邀「回家」的親人入座，親切的探問燭光外黑暗世界中

的情況。 

『七姊妹怎麼樣？』 

『我把鳥籠提到洗澡間去了。』 

『剛剛聽到嘩啦一聲，那是什麼？』 

『大概是鄰家的窗玻璃破了。』 

『除了那一塊洋鐵片以外，還有什麼東西落到咱們院子裏來了？』 

『吹來一個大紙盒！』 

大家安詳的笑，輕輕的談。房子成為「外面的世界」，真正的「家」卻在燭

光裏。 

家總有家事。要鋪牀，燭光到牀邊，一家人也到牀邊。燭光到第二張牀邊，

一家人到第二張牀邊。第三張。第四張。 

洗碗，燭光到廚房，一家人也到廚房。龍頭滴著水，這是停水的預告。沒有

瀑布，也沒有河流，只是水滴。第二天會是一個「很乾」的日子，不過沒有人去

擔憂。很難得有這樣的日子：爸爸秉燭，媽媽洗碗，三個小孩看。 

一家人乘一艘發光的小船，在黑海裏航行。燭光是很美的，燭光是很溫暖的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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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船上的乘客，一個一個離船登岸，到「牀島」去睡。我，小船的水手，高

舉蠟燭，孤孤單單，搖著空船，回到自己的無人島。我跳上牀，對準燭光，噗！

燭滅了，全家都在黑暗裏。 

銅鼓手在屋瓦上不停的敲鼓點子，節奏很快。從很遠的地方來的大風，像懂

得氣功的少林寺大和尚，對院子裏的聖誕紅發出一掌，再發出一掌，聖誕紅的骨

頭斷裂。 

我在黑暗中靜聽屋外的「破壞」，靜聽那個穿著袈裟的大和尚，呼呼呼，來

回走動。 

這真是最奇特的一夜，跟我的「夜的定義」完全不相符的一夜：沒有那一杯

茶，沒有那一枝筆，沒有那一疊稿紙，沒有那幾本書。 

我第一次練習不看書睡覺。那是很難的。不過我並不擔心失眠，因為我對睡

眠，債臺高築，只要落在他手裏，他是不會放過的。完全的黑暗是很可怕的，它

使我對睡眠失去抗拒力。 

一個喜歡想的人，正好可以利用寧靜的黑暗，享受常人所忽略的一種享受：

恢復對人間的真正的陌生，恢復一個人的真正的孤獨，然後用感激的心去品味人

間的無法否認的溫暖，朋友的無法否認的溫暖。 

我跟任何人實際上是完全不相干的。人在本質上本來就是完全孤獨的個體。

可是我所得到的早就超過了一個「陌生人」所應得的；甚至連這個應該是孤獨的

人感冒了，都有人眼中露出誠懇的金光，為我介紹一種永遠不靈的特效藥。 

我又想到另外一種不幸的人，怕承認個體本來就是孤獨的。在心理上，他是

一個暴君。他要求別人應該這樣，應該那樣。他不管別人需要不需要，全憑自己

的需要去擁抱人。他告訴那個被擁抱的人說：『在你被擁抱的時候，你心中應該

充滿感激。』然後，又說：『現在，你應該擁抱我，作為報答。』 

他發現許多被擁抱的人都不回報，體會到另外一種意味的孤獨，帶著恨意的。 

一個人應該對別人好，也應該感激別人對他好；但是不管他費多少心機，盡

多少力，他無權要求別人應該對他好。 

愛是個體發出的金光，愛是不需要回報的。愛不是交易，不是生意。需要回

報的愛，附有借據，別人不照付利息，或者過期不還，就會由愛轉恨。 

愛像百萬富翁在直昇機上撒鈔票，誰撿到就是誰的。如果這些鈔票都是要歸

還的，他何必多此一舉？他有什麼權利折騰人？ 

有許多妄談愛的人，其實都是心胸狹窄的放高利貸的。這是我們應該留心的。 

「充滿感激的孤獨」，這是我所想的。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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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不能想更多，因為睡魔捉住了我。 

第是第一夜。 

第二天，還是風，還是雨。上班的時候並不覺得有異，玻璃樓的光線不會使

人看不清稿紙的格子。回家，總覺得眉毛像屋簷，遮住光，看什麼東西都有光線

不足的感覺。家裏沒有燈。 

初次感覺到夜進屋子裏來。從前，夜是只到窗外，只到門口的。家裏有燈。 

都市人在黃黃的燭光下做事，因為原始的官能已經退化，身體容易失去平衡

感，心情容易煩躁緊張。瑋瑋吃飯的時候，把一個調羹碰落地上。「歲歲平安」！ 

家的「輿論」開始尖銳化。 

『今天晚上做功課怎麼辦？』櫻櫻說。 

『今天晚上寫週記怎麼辦？』琪琪說。 

『我是小班，我沒有功課。』瑋瑋說。她又說：『今天晩上看電視怎麼辦？』 

燭光把每個人的鼻尖都照亮了。這些金鼻人看燭光都覺得可恨。 

太太用炒菜鍋煮飯。大同電鍋在架子上賦閒。冰箱成為製造腐敗食物的白盒

子。電視機和電唱機，真正成為客廳的擺設。熨斗在瑋瑋的皺圍裙旁邊打瞌睡。

電鈴不響。斯諾，我們的已經長成「少年」的白狐狸狗，擔任電鈴的職務。 

最使人心煩的是沒有燈光。櫻櫻、琪琪堅持一定要做功課，「不然的話」，老

師就會怎麼樣怎麼樣，她們說。 

我走進風雨中，又買回來許多蠟燭。不久，每個「讀書人」的書桌上都點上

五六枝，每個人的書桌都成了生日蛋糕。 

我想起物理學的「燭光」（不是詩的「燭光」）。我想起「六十燭」，「一百燭」。

我想起如果真那麼做，書桌上的場面一定很驚人。我想起兩千多年前的匡衡，他

當宰相的時候，恐怕已經很「近視」了。 

果然太太反對孩子在幾枝蠟燭下查字典做功課。她認為那是一種最大的「不

衛生」。可是孩子都表示不滿。功課不許做，電視不能看，到底要她們做什麼？

她們說。 

『在客廳裏坐坐，或者站起來走走。』太太說。 

孩子都到客廳去，坐著，然後站起來走走，然後坐下，然後又站起來走走。

我知道這是一種抗議，白宮門前舉牌子遊行的那種抗議。 

但是我沒辦法，都怪電。我也有自己的煩惱，晚上一定得趕完一篇稿子。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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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太太聲明，我寫的一個字有字典註釋的十六個字大，而且我是「早已經很近視」

的了；所以她不反對，只是不斷的給我添蠟燭。我在「十二燭光」下滿頭大汗寫

完我的稿子，鼻子也熏黑了。 

從開始停電的那一個小時算起，到第三天晚上全屋雪亮的那個小時為止，我

家恰好停電五十小時。在電燈下寫這篇追記，記憶有些模糊。如果改用燭光，成

績也許會好一點。 

 


